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四十）

鬼子的炮弹不时在围墙上爆炸，受伤和牺牲的队员越来越多，严翠萍和于曼紧张地为伤员包扎着

李显功在围墙上看着外面不敢轻易发起进攻的鬼子，思索着行动方案。

一发炮弹尖叫着飞来，落在距于曼很近的地方，李显功跃过去把于曼和伤员扑倒在地。爆炸的泥土把三人盖了起来。

李显功爬起来，弹片划伤了肩头，流出来的血染红了衣服。

于曼也爬起来，甩甩头发甩掉头上的泥土，向李显功报以感激的微笑，看见了李显功肩膀上流下的血，吃惊的：“大队长，你负伤了？”过来要给李显功包扎。

李显功用手捂住伤口：“我擦破块皮，你先给伤员包扎完了再说。”

于曼：“他的伤已经包好了。”拿开李显功的手，鲜血流出来，关切地：“还擦破块皮，叫弹片划开一道长口子。疼吧？”急忙拿出纱布绷带，给李显功包扎好。

李玉昆走过来：“大队长负伤了？”

于曼：“为了掩护我和伤员，让弹片划伤了。”

李显功：“就是划了一点皮。不碍事。”

李玉昆：“大队长，我转了一圈看了看，鬼子打炮把镇上的房子打塌了不少，咱们的队员伤亡了三十多人。可小鬼子一时也攻不进来。”

李显功：“我刚才在想咱们是不是该突围出去。鬼子白天进攻难以奏效，夜里进攻咱可就难防了。我的意见还是突出去。”

李玉昆：“就咱们现有的力量，突出去难度可不小啊，就是突出去咱能敌住这股敌人的围追进攻吗？这可是清一色的日军，山本率领的全部日军都来了。”

李显功：“可咱们这样死守也不是办法，弄不好就会全军覆没。现在我还没考虑成熟，咱们还是慎重地考虑一下。”

李玉昆：“那我再去征求一下两个中队长的意见。”

山本、桥木、龟田三人伏在洼地里，看着高高的围墙商议着。

龟田：“我看还是多找几个梯子，四面攻打，让他们首尾难顾，一定能攻破它。”

桥木：“八路从墙上向下打手榴弹是对咱们的威胁。既然八路和老百姓关系好，我们抓老百姓来，让老百姓和咱们的士兵在一起，看他还怎么打手榴弹，士兵们在机枪的掩护下一定能攻上去。”

山本高兴地：“哟西，这办法好。你们去前面村庄抓老百姓来，让他们掩护咱们进攻。再找几个高梯子来，我要一举成功。哈哈。”

桥木带十几个鬼子兵向村庄跑去。

山本：“炮兵再给我轰击围墙，把土八路统统地炸死。”

鬼子炮兵又向围墙打起炮来。围墙上腾起一股股烟尘。

周振东和队员们伏在围墙上，躲避着鬼子枪炮的袭击。

围墙外传来女人叫孩子哭的声音，队员们向外看，见一队鬼子架着七八个梯子，拳打脚踢地驱赶着一帮男女老幼百姓向围墙走来，百姓们挣扎反抗着。

鬼子的机枪又向围墙上扫射起来。

周振东：“这帮杂种，打仗就打仗，咋把乡亲们赶到这里来了。”

李显功赶过来向围墙下看了看：“小鬼子为了攻城，竟采取这么卑鄙的手段。同志们，不能向咱们的同胞开枪，也不能用手榴弹打了，只有等鬼子上来再开枪射杀鬼子，准备上好刺刀捅鬼子，决不能让鬼子冲上围墙。”

队员们准备着。周振东向匣子枪里压着子弹。墙外是乡亲们的挣扎声音。

墙外的鬼子把手榴弹从墙下扔上来，爆炸中又有队员牺牲和受伤。有些手榴弹被队员们踢下墙去。

枪声停下来，李显功和周振东向外向下看到，乡亲们被拴在梯子上挣扎着，梯子晃来晃去，减慢了鬼子兵爬梯子的速度。七八个梯子竖在墙头上，鬼子兵顺梯子向上爬着。

李显功和周振东开枪射击，四个快爬上墙头的鬼子从梯子上栽下去。

队员们用刺刀把已到墙头的鬼子捅下去。

墙下的鬼子又扔上几颗手榴弹在墙上爆炸，又有几个队员倒下。

李显功、周振东和队员们向梯子上的鬼子兵射击，鬼子兵滚下梯子，摔在地上。鬼子的进攻又失败了。

鬼子的机枪又开始射击。子弹打在墙头上，墙头冒着黄土，土块向下掉着。

李显功和周振东看着伏在围墙上还击的队员们，又看看牺牲或负伤躺在围墙上的队员们，脸上布满凝重，又进入了沉思。

太阳快落山了。

伏在土坡下的山本看着退下来的鬼子：“八格，堂堂皇军，对付不了几个土八路，耻辱，耻辱。攻破城抓住这几个土八路，我把他们碎尸万段。”对鬼子兵指着男女老幼乡亲们：“统统死了死了的。”

十几个鬼子兵上前，有的开枪，有的用刺刀把乡亲们惨杀了。

山本对传令兵：“传达我的命令，部队做饭，吃饭，休息。夜里再发起进攻，一定要拿下三官镇，消灭土八路。”

夜幕降临，朦胧中李玉昆和李显功在围墙上察看着。

围墙外稍远的距离上，鬼子兵点起一堆堆篝火，围着篝火烧烤着东西吃。

李显功：“小鬼子这是向咱们示威呢，认为咱们奈何不了他。”

李玉昆：“这也许是小鬼子的诱兵之计，引诱咱们出城去打他，或是借机会突围，他趁机消灭咱们。”

李显功：“诱兵之计的可能性不大，小鬼子压根就没有看起咱们县大队，他肯定认为咱们不敢突围，所以才这么胆大妄为。我认为这是咱们突围的最好时机。”

李玉昆：“刚才我了解了一下情况，两个中队牺牲了三十六人，重伤十一人，轻伤二十四人，没伤的四十四人，能形成战斗力的六十人左右。六十个人突围冲出去，你有把握吗？”

李显功：“整个围墙长约三千五百米，白天咱们看的清，鬼子想从哪里突破咱就重点在哪里防守，可夜间防守就难了。山本就是要让他的士兵吃饱喝足，再休息一番，搞的咱们心情紧张，他却在夜里发起攻击，今天夜里必然有一场血战。与其守在这里死路一条，不如集中力量冲出去，或进山，或隐蔽到村庄里，都比在这里被动挨打强”。

李玉昆：“那突围方向？”

李显忠：“向东。从东门突出去，一直向东，等进入顺山沟后再决定下步去向。”

李玉昆：“好吧，你下命令准备突围，我去组织县区委人员到东门等你们。”

李显忠：“我马上找两个中队长布置。”两人分头走开。

东门里，队员们整装待命。门板上躺着十多个重伤员，轻伤的互相搀扶着。

李显功在队前低沉而坚定地：“同志们，咱们准备突围，赵春水中队在前隐蔽接敌，用手榴弹把一团团的鬼子炸死炸懵，然后快速向两边扩展，掩护伤员和县委区委的同志冲出去，然后边打边撤，断后堵住鬼子；周振东中队重点照顾伤员，决不能放弃一个受伤的同志。行动中政委带周振东中队，我带赵春水中队。现在再做一分钟的准备就立即行动。”

队员们检查着自己的装束，于曼和严翠萍检查着重伤员。

李显功：“开始行动。”

队员们轻轻打开围子门，李显功和赵春水带队员们一个跟一个无声息地出去，向围着篝火的鬼子摸去。

突然枪声大作，手榴弹爆炸着，鬼子的篝火被炸飞，并向两边打去，一队人迎面跑来。

李显功挥手让队员蹲下：“是谁？”

李志强的声音：“大队长，是我，李志强。”

李显功：“志强，是你们，快，掩护全大队突围。春水，你们中队去帮助周振东中队，抬着伤员快冲出去。”

整个人流向前涌动着。反映过来的鬼子也向这边打起枪来。

队伍冲出了包围圈。李显功：“志强，一、二中队的伤亡都很大，你们中队负责断后，掩护大队进入安全地带。”

李志强：“是。”

李显功带队先走。李志强中队边打边撤。鬼子的机枪向县大队撤退的方向射击着。

副区长李显生领着县大队摸黑进入了旺李村，推开一个只有院墙的大门。领着大队进入院子，隐蔽起来。
山本听着远处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，放下饭盒，对传令兵：“去问问龟田队长，是怎么回事。”仍然认真地听着

枪声越去越远。山本站起来，朝向枪响的方向：“土八路搞什么名堂？”

龟田和传令兵跑来。龟田：“报告少佐，围子里的土八路突围，围子外的土八路接应，土八路突出去了。”

山本：“你说什么？土八路突围跑了？八格，你是怎么搞的。快组织部队冲进去，抓住没有跑的土八路。”

龟田、桥木大叫着组织鬼子兵冲向围墙。

镇子里，鬼子兵端着刺刀，挨门逐户地搜查八路，用刺刀挑着草堆，到处乱捅着，向天棚打着枪。到各家里都是翻箱倒柜，砸缸摔锅，炕上被子里、墙角旮旯里都用刺刀捅一遍。

大街上，鬼子兵用刺刀逼着老百姓走向大场院。

场院里，两堆点燃的麦穰垛着火，火光映出的山本拄着指挥刀，龟田把指挥刀提在手里，恶狠狠地看着被赶入场院的老百姓。四周鬼子兵持着带刺刀的步枪，前面架着两挺机枪对着人群。

龟田一手提刀走向人群，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拉出来：“你的说，土八路哪里去了，这镇上谁是抗属，谁和土八路走的近，你的说，说。”

男子摇着手，哆嗦着：“俺是个穷种地的，哪知道这些，俺不知道。”

龟田一手抓住男子的衣服：“你不知道，我的不信。你不说死了死了的有。”

男子：“长官，俺，俺确实不知道啊。”

龟田：“你的不老实，你的该死。”松开手，两手抓刀，将男子劈死。

人群里吓的“啊”的大叫，把头扭向一边，不忍观看。

山本向前两步：“你们说出八路的下落，我就放了你们，你们不说就是私通八路，你们统统的该死。你们说还是不说。”

人群里哑雀无声，只有怀里吃奶的孩子发出哭声，母亲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。

山本努努嘴，一个鬼子兵过去把孩子抢了过来。

年轻母亲喊叫着“我的孩子，还我孩子”冲过来抢孩子。两个鬼子兵双枪一架，刺刀对准了妇女的胸膛。

山本：“只要你说出八路的下落，或是说出谁是八路的家属，我就把孩子还给你，你的快说，你的快说。”示意提着孩子的鬼子。

鬼子把孩子抛给另一个鬼子，鬼子又把孩子抛过来，两人抛来抛去，吓得孩子直哭。妇女看着抛来抛去的孩子，大哭大叫着。

一个鬼子失手，孩子摔在地下，头上嘴里流出血来。妇女不顾一切的向孩子扑去，两把刺刀刺进了妇女的胸膛。妇女倒在地上。

一男子冲出来：“小鬼子，你们没有人性，我跟你拼了。”向一个鬼子兵扑去。

鬼子兵抬手一枪，男子倒在血泊里。

山本：“你们统统被八路赤化了，统统地该死。机枪的准备，射击。”

鬼子机枪向人群扫射，人群一层层的倒下。

秦立业急慌慌地跑进场院，向山本说着。

山本挥手制止了机枪手的射击。已经有一半的人倒在地上，地上流着血水。

炎热的太阳照射下，龟田指挥着鬼子兵搜山，三五成群的鬼子在山坡上山沟里搜索着，一个个汗流浃背，张口气喘。龟田站在山顶上，用望远镜向四处张望着，却看不到八路军县大队的踪迹，暴怒的脸上显出青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四十一）

黑田一脸的焦躁，训斥着低着头的石井，秦立本站在一边不敢出声。

黑田：“石井君，锦屏山上有多少八路，你一千多人的部队，已经打了六天，还配有飞机炸，大炮轰，可除了搭上二百多皇军的性命外，你什么也没有得到。我为你感到耻辱，耻辱。你要尽快拿下锦屏山，把八路的首脑人物给我抓来。”

石井抬起头：“哈依。”后退两步，转身出去。

黑田气愤地来回走动着。

参谋进来：“司令官，山崎少佐的电报。”

黑田接过电报：“‘八路主力从石洋部突出重围，已窜入鲁南地区。’八格。”把电报撕的粉碎，抓起桌上的水杯，狠命的摔在地上。

参谋悄悄地退出去。秦立本手足无措的僵着。

黑田走到地图前看着地图上圈定的消灭八路作战阶段进展示意图：“我们六七千人围住了他，他怎么能跑了呢。这次作战完全没按我们预定的方案进行，高桥君全军覆没，石洋部遭受重创，这支八路不一般。看来我的‘飓风’行动要失败了。不，不能失败，下步，我要集中兵力消灭鲁中的土八路。”

石井带着一队鬼子站在土坡下面，观察着向锦屏山上进攻的鬼子。

石崖上，八路军战士凭险据守，对进入上山小路的鬼子兵射击着，十几个鬼子倒在上山的小路上。

鬼子的机枪、步枪射向守卫的八路军战士，子弹打在石壁上，弹头乱飞。却毫无效果，八路军战士仍然使鬼子兵难以越过上山的小路。

石井气极，对传令兵：“命令炮兵，向守山口的八路开炮，把山口炸平，炸平。命令伊藤小队不惜一切，冲上锦屏山。”

炮弹的爆炸覆盖了山口，碎石乱飞，烟尘遮蔽了视线，一队鬼子乘机冲上小路，向山口冲去。

石井脸上换上了高兴的神色，其他鬼子也兴奋起来。大叫着“成功，成功。”

山口炮弹停止了爆炸，八路军的机枪步枪却响起来，一队鬼子倒在了上山的小路上，有的跌下悬崖。

石井高兴的脸色又变成了愤怒和无奈。

黑石峪山沟里，一队鬼子打着太阳旗，顺着山沟走走停停地搜索前进着。不时向山沟两侧的树丛和险峻处开枪射击侦察，发现没有异常才继续前进。

山沟里大石头后面，五个八路军战士看着向这边来的鬼子。

战士小军子：“鬼子边走边打枪，这不是给咱们报信吗？”

三十多岁的老班长对四个战士：“他们这是给自己壮胆呢。鬼子找进来了，他顺山沟进来，还不知道武器弹药藏在这里，可他们看见里面的破庙，必然进行搜索，武器弹药库就有被他们发现的危险。咱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武器弹药的安全，所以我决定咱们分开行动，兴子和小军子你们到庙后的地方隐蔽，鬼子不发现你们，你们也不要暴露目标。我和大龙、大川到卧虎口隐蔽，鬼子如果去向破庙，我们就把鬼子引进深山，把他们拖死累死饿死。”

兴子：“班长，你在这里坚守，我去拖住鬼子。”

老班长：“别争，谁的任务都很艰巨，有这批鬼子进来，就难免还有鬼子进来，你们俩要想尽办法保住武器弹药，不能让小鬼子找到。”

小军子看看班长的脚上套着的破鞋子，脱下自己的鞋递给班长：“班长，你的鞋不行了，走山路鞋不好可不行，你换上我的鞋吧。”

老班长看看小军子，再看看小军子手里的鞋，接过来穿在脚上：“正合适。”把破鞋子递给小军子。

老班长看看走上来的鬼子兵：“行动。”五人从大石头后面悄悄撤走了。

鬼子兵向深山里走着。前面打着太阳旗的鬼子看到破庙，向鬼子小队长：“队长，那边有个破庙。咱们过去看看，歇歇脚吧。”

鬼子小队长观察着：“通向破庙的小路长满了草，这里没有什么。过去看看也行。就先向这边。”鬼子兵向破庙走去。

一声枪响，打旗的鬼子倒在地上，头上流着血。枪声在山沟里回荡着。

鬼子兵急忙卧倒，寻找着打枪的方向。

又有两枪打来，一枪打高，一枪打低。

小队长指着山沟深处：“打枪的在那边。”又有三枪打来。

三个八路军战士起身向山沟里跑去。

鬼子小队长：“八路，快，快追八路。”跳起来带着鬼子兵向深山沟里追去。

上元村村口站上了鬼子的哨兵，不允许任何人进村出村。

村里街上不见行人。墙上“誓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”、“全民动员，一致抗日”、“拥护共产党，拥护八路军”的标语被鬼子铲除破坏，只有几个残字。

于忠信家里，肖淑芸和于忠信的妻子两人洗着衣服。肖淑芸有心事地停住手。

于忠信妻：“他李婶，你不舒服就歇一会，哪有你这样一天不停手的。”

肖淑芸：“我是在想，咱八路军和县大队也不知道咋样了，这两天一点动静也没有，真担心他们啊。”

于忠信妻：“咱八路军是玉皇大帝派来的天兵天将专门打鬼子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他李婶尽管把心放宽。”

肖淑芸：“还有，如果鬼子来搜查，我是八路军的家属，许先生是抗日政府的干部，一定会连累你们的，我觉得还是离开你家的好。”

于忠信妻：“他李婶这是说啥话了？咱村谁家没沾着八路军的光，家家都是抗日的。你离开俺家，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俺们咋向八路军交待，咋对得起俺们的良心。你们就在这家里待着，鬼子来了俺就说你是俺的姨表妹，许先生有俺家老头子掩护着，也不会出事。保长也会帮着应付鬼子，你就放心吧。真有事躲不开，大不了死在一起，俺也跟着你扬扬名。”

肖淑芸：“只是俺心里老是不踏实。”

山本把龟田、桥木、秦立业叫过来分派任务。

山本：“皇军占领三官镇已经四天了，八路一直没有露面。如今维持会又建立起来了，龟田君带你的中队和特务队暂时留在这里，继续清剿土八路，对三官镇各村都要搜查几遍，等把八路消灭了，我安排一队皇协军来接班。秦会长，你要担当好责任，支持龟田队长的军事行动。再是这里的粮食，夏收后八路也没来得及征收，你要把夏粮给皇军征收起来，各村里的保甲制度也让龟田队长帮你建立起来。桥木君，你们的中队今晚随我行动，夜袭沙集镇。现在准备，晚上出发。”

龟田、桥木、中村：“哈依。”

静悄悄的夜里，鬼子兵悄悄地把沙集再次围了起来。

山本对桥木：“一个小队守住街口，出村的统统打死。两个小队进村，把人统统集中到场院。”

桥木布置着。鬼子兵点着火把，冲进村去。到处响起砸门声。

乡亲们被逼着从家里出来，牵儿携女的向村头的场院走去。

场院四周点起四堆大火，站满了持枪的鬼子兵。黑暗处，鬼子架了机枪。

山本和桥木站在火堆外的黑暗处，看着走进来的男女老幼。

山本走到乡亲们面前，微笑着：“你们的没想到吧，咱们还是见面了，我知道你们在湖里的待不长，总是要回来的。哈哈哈哈。”脸色一变：“可是，你们真正的良民的不是，跟着八路的学坏了，敢于对抗皇军，可你们不知道，皇军不是好惹的。你们对抗皇军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要把亲近八路的人统统杀掉，看谁以后还敢与皇军作对，谁还敢亲近八路。”向四下看看：“穆会长，穆的来了没有。”

黑暗中穆怀仁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：“太君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太君，你找我？”

山本严肃地：“穆的，你作为会长来晚了，大大的不好，你要将功补过。你到人群里，把八路的干部、家属、抗日积极分子，统统给我找出来。”

穆怀仁作难地：“这，太君，我……”

山本威逼着：“你怎么，不想干，皇军的命令你不服从，”抽出指挥刀“死了死了的。”两眼逼视着穆怀仁。

穆怀仁吓的后退：“我的服从，我的服从。”向人群走去。

人群里的人们鄙视着他。有人轻声地骂着：“走狗，汉奸。”

穆怀仁走进人群，七八个鬼子跟在后面。

穆怀仁指着一个老年妇女：“抗属。”鬼子上前把老妇人带出去。

穆怀仁指着五十多岁的老汉：“村干部。”老汉对着穆怀仁：“呸，走狗。”老汉被鬼子带出去。

穆怀仁指着抱孩子的年轻媳妇：“抗属。”年轻媳妇抱着孩子被鬼子拖出去。

山本看着穆怀仁在人群里找着人，一个个被鬼子押出来，脸上露出微笑。

穆怀仁跟着鬼子从人群里出来到山本面前：“太君，就这些。”

山本看看找出来的十多个人，点点头。走到老汉面前：“你是八路的村干部，你的说，八路在哪里？”

老汉看一眼瞪着贪婪眼光的山本，又把脸掉到一边：“不知道。”

山本气急败坏地上前打了老汉两个耳光，老汉转过身来跟山本拼命，一个鬼子上来，刺刀穿透了老汉的胸膛。老汉倒在地上。

山本咬着牙：“你们是抗属，你们通八路，可是今天我要杀死你们，看八路来不来救你们，你们就念着八路的好死去吧。”对一侧一挥手：“机枪准备，射击。”

鬼子的机枪向十多个抗属、干部扫射。十多人一个个倒下。

山本拔出指挥刀指着人群：“八路不出来，他们统统死了死了的。”

又一阵枪响，乡亲们一排排倒在地上，山本也倒在地上。

孙长印带着队员冲过来：“你们找的八路军来了。”向四周的鬼子开着枪。

桥木：“土八路的，机枪，打。”

鬼子的机枪和步枪齐向队员们射来，几个队员倒下。在场的乡亲们趁机惊慌地四散而去。

孙长印等人边打边撤，鬼子从四面包抄过来。双方展开激烈地枪战。孙长印带着十几个队员向村口边打边撤着。迎面又射来密集的子弹，孙长印等人被堵在街上。队员们伏在地上向街两头的鬼子射击。

孙长印对队员们：“小鬼子跟定咱们了，前面是鬼子的最后防线，咱们猛着冲出去就安全了。起来，冲啊。”高喊着冲向村口的鬼子。

鬼子一阵机枪扫射，孙长印等人倒在血泊中。

桥木也带着鬼子兵向城里撤退。马车上，山本躺在上面，脸色蜡黄，双眼紧闭，胸前和腿上缠着渗出血的绷带。鬼子的队伍拥着马车进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四十二）

旺李村村头隐蔽的地方，队员们放着暗哨

一个空旷的院落里，撤离出来的县大队在这里休整。

一角。李玉昆、李显功、谷丰、于曼、李志强、赵春水、周振东开会。

李显功：“鬼子这几天正一村一村的清剿，寻找咱们的踪迹，又在帮助各村建立保甲制度，搜罗线人监视咱们的活动，一些被打击的亲日分子又活跃起来，敌伪势力开始抬头，咱们要注意打击一下这些人才能立足。再是咱们经过三官镇的战斗，消耗的弹药也没有得到补充，再遇到那么大的战斗就难以维持了，只有李志强中队袭击沙集的皇协军小队，弹药还充足。咱们得想办法补充弹药才行。”

李志强：“晚上我带队员去一趟黄村，搞了他的皇协军，武器弹药就够用了。”

李玉昆：“现在鬼子占着上风，到处屠杀抗日干部和抗属，我们要注意发展秘密力量，让他们免遭鬼子的迫害。现在三官镇被鬼子占领，东阳镇也转入了地下，沙集区委全部遇难，燕岭镇那边也没有动静，反扫荡的八路军也没有消息，总之，咱们的斗争形势更艰苦了。在没有上级的领导和指示的情况下，咱们县委一班人要团结一致，坚定信心，遇事多开会研究和商量，决不能出现大的误差。当前的重点工作就是抗住鬼子的打击，粉碎鬼子的清剿，保住咱们的抗日力量，要相信困难是暂时的，等这段困难时期过去，咱们就会东山再起。我同意李志强带中队去袭击黄村的皇协军，一是皇协军没有多少战斗力，在鬼子大扫荡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八路军敢主动打他们，他们不会有准备，容易打下来，为咱补充武器弹药；二是让全县知道，县大队没有垮，也没有走出去，还在绣江大地上打击敌人，给群众一个鼓舞；三是这次行动也许会把敌人引到那里边，减轻咱们这边的压力。”

副区长李显生提着一篮子煎饼窝头大葱和一罐子汤过来：“首长们，该吃饭了，人是铁饭是钢啊，吃饱了才有劲打鬼子。”

李玉昆：“好，先吃饭。”人们都到篮子里拿干粮。

黄村皇协军小队驻地门口，两个皇协军士兵站着岗，闲聊着。

一士兵：“说起来还是日本皇军有力量，才几天时间就把八路打的无影无踪了。看来咱中国的军队就是打不过日本军队。”

另一士兵：“伙计，这八路无影无踪对日本人来说可未必是好事啊。当初皇军发起这次大扫荡行动的时候大叫的是消灭鲁中的八路军，没消灭了让八路消失的无影无踪你说这是皇军有力量有本事吗？我看如果八路杀回来，皇军还不知道能不能抵挡的住呢。”

一士兵：“可也是啊，这八路神出鬼没的，还真就不知道啥时候出现在皇军面前，从背后狠狠捅它一刀子。你这一说，我的头皮都一炸一炸的。”

另一士兵嘲笑地：“你又没跟着日本人干坏事，你怕个球，八路来了咱把枪一缴，啥事都没有。八里庄道口的兄弟们被袭击两次了，除丢了武器弹药外，啥球损失都没有。”

周老根和王玉山两人走过来。两士兵端起枪：“谁，站住。”

王玉山漫不经心却又很认真地：“李志强，就在你后边。”

两士兵回头看，两支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两个人的脑袋。李志强手持双枪对着他们，周老根和王玉山过来下了两人的枪。

李志强问皇协军士兵：“你们小队都在这里吗？他们都在干啥。”

士兵：“除了在车站执勤的八个兄弟，都在这里，刚才我们上岗时，小队长正和几个班长打牌。”

李志强：“带我们进去。”押着两个士兵进了院，队员们跟进去

昏暗的电灯光下，皇协军小队长和三个班长打着天九，桌子上摆着几堆零钱纸币。满屋的烟雾。小队长嘴上叼着烟卷，两眼盯着牌桌，催着他们押钱。

李志强、王玉山押着两个皇协军士兵进来。

小队长看一眼皇协军士兵：“你们下了岗不去睡觉，到这里捣啥乱，滚，滚。”

李志强走到小队长身后：“啥叫捣乱，起来，你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俘虏了。”

小队长扭过身看看手里握着一支枪，腰带上插着一支手枪，肩上还背着一支长枪的李志强：“你是，你是李队长。”

李志强：“今天我们过来，一是借你们的武器弹药用用，二是让你们知道，八路军县大队就在绣江县，你们给鬼子做事，可放明白点，别做坏事，别欺压老百姓。如果老百姓对你们说三道四了，你们的小命也就快没有了。”

小队长站起来：“不敢，不敢，俺们家里也有老婆孩子，可不敢造孽惹着八路。说好的不算，李队长看我们的行动。”

李志强：“好，我看你的行动。跟我们到车站，把那八个兄弟的武器也拿来，我们就走了。”

小队长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兄弟我愿效犬马之劳。”起身向外走，李志强跟出去。

王玉山跳上炕，摘下挂在墙上的手枪，对三个班长：“你们老实待着别乱动，乱说乱动对你们没有好处”。也跟了出去。

门外，队员们背着大枪扛着两箱子弹从两个屋里走出来。

黑黑的夜色里，每人背着两支枪的队员们跟着李志强向前走着，周老根和王玉山走在前面。

王玉山对周老根：“老周你看，前面有火光，还有枪声，好像是旺李村方向。是不是鬼子找到咱县大队的驻地了？”

周老根：“好像是。队长，咱们……”

李志强细听：“是有枪声。同志们，跑步前进。快。”队员们加速向前跑去。

龟田带着鬼子和便衣队，半夜三更地包围了旺李村，指挥鬼子向村里冲。鬼子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，打着枪冲到了村口。从村里射出来密集的子弹，迫使鬼子隐蔽着向前攻。

鬼子架起机枪向街里扫射着，掩护鬼子冲锋。

鬼子在另三个街口同样受到强烈地阻击。不时有鬼子中弹倒下。

李玉昆带领着七八个队员利用村里的土堆和门口，机枪手把机枪架在门台阶石后面，向冲锋的鬼子射击着。李玉昆伏在土堆旁，用手枪射击。

机枪手换弹夹，鬼子趁机嗷嗷叫着向村里冲来，队员们扔出手榴弹，把鬼子打回去，机枪又射击起来。

鬼子的手榴弹打过来，在机枪手旁边爆炸，机枪手牺牲，李玉昆也被炸伤倒在地上，队员要抢救李玉昆，李玉昆拒绝着：“别管我，快，机枪，打鬼子。”

队员过去架起机枪，向冲近了的鬼子射击着，压制的鬼子趴在地上向前爬。

一个队员从大门洞里出来把李玉昆扶到大门下。

队员们扔出手榴弹。手榴弹在爬行的鬼子群里爆炸，鬼子退了回去。

双方开枪对峙着。

另一街口。李显功指挥着队员们用手榴弹把攻进村来的鬼子打出去，在村口组织起防御。鬼子兵在机枪的掩护下打着枪扔着手榴弹向村里攻来。手榴弹不断在队员们的身边爆炸，负伤和牺牲的队员越来越多。

谷丰也带领队员在街口防御，抗击要冲进村的鬼子。

龟田见鬼子兵攻不进街里，从机枪手手里接过机枪，向街里扫射起来。

村里打出来的枪弹和手榴弹明显少了下来。龟田大叫着指挥鬼子向村里冲。

身后，突然响起枪声和喊杀声，李志强带领队员呐喊着冲杀过来。

龟田止住了向村里进攻的鬼子，转向李志强中队射击，边打边向村外撤去。队员们打着枪追赶过去。

李志强制止住队员们追赶，带领队员进了村。

队员们过来围着受了重伤的李玉昆。

李显功：“这村不能住了，小鬼子很快就会来报复，咱们要赶快转移。志强把你们中队缴获的弹药补充给两个中队一些，把李书记送到董家营，让崔主任安排隐蔽几天，让严翠萍抓紧治伤，再安排队员专门警卫李书记。我带两个中队走。”

一些队员把大把的子弹交给另一些队员。

两个队员架来门板，把李玉昆放在上面，四人抬上就走。周老根和王玉山带几个队员走到前面，谷丰和李志强带队跟在担架后面。离开旺李村。

李志强和队员们抬着李玉昆进入董家营，到一个较破旧的大门口停住脚。王玉山上前有节奏地敲了几下门，大门打开。众人进家，把门关上。

董家营村妇女主任崔金凤的丈夫周德贵引众人进屋，队员们把李玉昆抬进来放在地上。李志强对点灯把灯放在桌子上的崔金凤说：“崔主任，李书记受伤了，大队长让抬来你这里，由你安排。”

崔金凤吃惊地：“李书记受伤了？快，让我看看伤在哪里？”

队员们掀开被子，崔金凤查看李玉昆的伤口。然后站起身从盐罐里抓出些盐，用清水溶化了给李玉昆清洗伤口。边清洗着边说：“李队长，这几天鬼子和夜袭队好像闻到了啥味，天天来村里搜查，翠萍家里的伤员我们也转移到了村外，李书记也不能待在家里，咱们现在趁黑夜赶快转移出去，天明了人多眼杂就难办了。”

李志强：“那事不宜迟，现在就走。我再想办法把鬼子的注意力引到别处。”

崔金凤对周德贵：“你在家，我和李队长他们去安置李书记。”

队员们又抬起李玉昆，随崔金凤出门。

早晨，崔金凤正在厨房里烧火烙着饼，“砰砰”的砸门声传来，崔金凤惊觉地把多数饼塞进草里，留三四张在筚子上，把火推向灶里，然后起身准备去开门。刚到厨房门口，大门被踹开，龟田和于四海带鬼子和夜袭队员闯进来。

龟田：“八格，为什么不开门，看你家就像窝藏了八路。”对鬼子兵：“搜。”

鬼子兵和夜袭队员到处搜查起来。

龟田看着厨房里灯下的饼：“你这女人，给谁烙饼吃？你的说。”

崔金凤：“孩子要饼吃要了好几天了，我给孩子烙的。今天是三官镇集，我要去赶集，就早起来烙了这几张饼。”

龟田进去抓起两张饼吃着出来：“撒谎，我的不信。”

于四海过来向龟田摇摇头。夜袭队员把周德贵和两个孩子从屋里赶出来。

龟田到周德贵面前：“今夜里有人看见十多个人抬一个人进你家，你快把八路交出来。不交，死了死了的有。”

周德贵：“太君，俺一家从昨天晚上一觉睡到现在，哪里有个人影进俺家。你们也搜过了，俺们家可有个生人么？”

崔金凤：“是哪个烂舌头根子的诬陷俺家藏八路了，让他出来给俺指出来。”

龟田：“你们刁民的干活，我的人注意你家多日了。哼，不上刑罚不开口。男的，灌辣椒水，女的坐坐老虎凳，我就不信你不交出八路。”站在一边看着。

六个鬼子和夜袭队员上前，把崔金凤和周德贵捆起来扔在地上，两个孩子吓的大哭起来。

夜袭队员从屋里搬来了凳子，拿来烧水壶。把崔金凤绑在凳子上向腿下垫砖，向地下的周德贵嘴里灌着水，周德贵挣扎着，夜袭队员捏着周德贵的鼻子灌着。

听到哭声的乡亲们三三两两地聚拢了来，看着发生的一切，却不敢上前。严翠萍也隐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幕。

于四海：“你们快说，不说，难受的在后面。”

崔金凤：“他们诬陷我，你们就相信。没有的事，你让我说啥。”

于四海：“还嘴硬，再垫砖。”夜袭队员又把两块砖塞到崔金凤的腿下。崔金凤脸上冒出了汗珠。两个孩子在鬼子的控制下大哭着。

一壶水灌进周德贵的肚子。鬼子用穿着大皮鞋的脚在周德贵的肚子上踩着。不时有水从周德贵的嘴里冒出来。

于四海：“你们说不说，说了我立马放了你们，不说再加刑。”

周德贵喷出一口水：“你们是畜牲。”

于四海怒吼着：“叫你骂，再灌水，加砖。”

四个夜袭队员忙活着灌水加砖。崔金凤的腿“咔嚓”一声响腿从膝盖处断了，崔金凤疼昏了过去。地上的周德贵被鬼子踩的嘴里鼻子里向外冒着血水。两个孩子哭着喊着挣扎着。

于四海对夜袭队员：“把她浇醒。”夜袭队员一盆水泼在崔金凤头上。

崔金凤醒来，伤疼让她皱着眉头咬着牙。

于四海把崔金凤六岁的儿子拉过来：“你不说，你牙硬，我再对付你的孩子，看你的心硬不硬。说不说？”

崔金凤：“我啥事都没有，你让我说瞎话骗你们吗？”

于四海抓过小孩子的手，把一个中指攥住，将孩子的中指折断，孩子“哎哟”一声昏过去。

崔金凤撕心裂肺地：“儿子，儿子。”对于四海：“你们简直是畜生，连孩子都折磨。儿子，儿子。”

一个绅士打扮的人进来，到龟田面前一鞠躬：“太君，你来了。”

龟田：“唔，徐的，你的来了。这男的女的可私通八路？”

徐保长：“嗨，太君，他们两口子是这村有名的老实人，哪会私通八路啊。”拍着胸脯：“我可以担保，他们决不会私通八路。”对外面：“乡亲们，我担保周德贵两口子不会私通八路，你们敢担保吗？”

外面乡亲们：“我们敢担保。”

徐保长：“太君，他们真是大大的良民，你就放了他们吧。”

龟田：“是你的侄子徐二癞子去三官镇，说他们家私藏八路，这能有假吗？”

徐保长：“太君，二癞子的话你也信。这东西昨天跟我要钱我没给他，他这是想从太君那里骗点钱花花。这孩子嘴里没有正经，太君可别信他。”

龟田：“那你的担保，我的放人，如果他们真私通八路，你也死了死了的。”

徐保长：“那是，那是。走，太君，到村公所喝茶。”领龟田走。

龟田一挥手，鬼子和夜袭队员都跟着走了。

严翠萍和乡亲们跑进来，七手八脚地解下周德贵和崔金凤身上的绳子，抬进屋里。
